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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岛

臧 棣◆
青岛的海简史

作为蜻蜓，我曾两次降落于青岛，仿佛它是荷花。
*
不，我到过青岛在我出生之前：我爸读过这里的
军校。
*
旧军舰。旧港口。咸的巨浪听命于甜的春风：
郭老有面子。
*
老人石居然没能老到让我看它一眼，我没有面子！
*
面向59岁的大海，我悟通未满25岁的大海永难
复现。
*
城里，良友书坊之外，不知身在何处者几乎是我呀。
*
不知身在何处者几乎是一伙：老舍、沈从文、闻
一多。
*
我同意我推荐青岛代表所有穿西装的同胞如何？
*
殖民地建筑中，那穿长袍读科幻者若非怪咖便
当自有胆略。
*
而远处崂山，修仙者痴对仙云的无时间，成就妄
想之美。
*
而远处面向未来的始皇帝轰隆隆走过。

西 川◆
青岛散句

照你的说法，其他的姿势
都已落伍。世界的休息
只剩下一种可能：海躺在海里。
蔚蓝的气息浓郁在
你的四周，将人的秘密
浸入看不见的水中。
海中的海很近，对旅人来说，
青岛的陌生恰到好处。
时间的波浪在蔚蓝的注视中
仿佛已经凝固。海是海的塑像，
主动于你能从海的寂静中
获得一个立体感。记忆的色素
锥立般，耸立于蔚蓝的
反光。愉悦多么蔚蓝，
而你很可能将不避讳
在如此频繁的非人的颤音中
第五次使用蔚蓝一词。
重复多么蔚蓝。命运的果然
甚至更蔚蓝。海鸥的出现
虽在意料之中，但依然像
从秋天的目录中刚刚冲洗出来的；
它们的鸣叫像明亮的雨滴
从时间的另一边，不断汇入
从昨天黄昏就开始飘荡的钢琴声。
海躺在海里。一瞬间，
时间的辽阔因此变得很可能。

这里除了悲伤
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我凝视着从音符中升起的蜿蜒轨迹
尾随它 潜入了属于古堡的时间

那是没有时间的空间：
鱼鳞般的树叶投影
模糊了一块砖与另一块碎石的缝隙
书柜中透出的那一束光
勾勒出无数尘埃的轮廓
混沌 从此变得具体

蝼蚁正啃食着油画
画中女子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刺鼻的酸味穿透玻璃
是木地板上滚动的精美香水瓶
打开它
呈现出另一个时代的黄金
一片盛开在莫奈花园墙壁上的星空
不知名海域的一颗水滴
或者 解放一个屈死的幽灵

玛祖卡的旋律将我推入昨日的回忆
它用起伏的音符编织出了一个美丽的过去
不确凿又真实无疑
枣红的双墙，良友的墨香。
海军军官俱乐部的黑胶唱片
正以七十八的转速与时间摩擦 耳边低语

我用指尖推开白布
停摆的指针
你曾见证过这一切？

吟游诗人的呢喃
画中渗出的呻吟
为何如潮汐般重复地出现又消失
落下又升起？
画中葡萄般圆润的眼睛
散发出了刀刃一般的寒气
此刻的我
如此怀念属于青岛的那个夜晚
和另一个、这一个、每一个不同
因为波浪中伫立的
是诗人与灵魂的
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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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是部巨著。晨曦作序，晚霞题跋。
山石的宣纸，一叠叠、一层层，
在时间的线装版上徐徐展开，
中间的内容气韵生动，大开大合。

清朝是其中一页。太清宫。蒲松龄
秉烛夜读，香味扑鼻而来。抬头望
窗外一女子闪过，推门却见月下花红。
在他笔下：绛雪隐入竹林。狐狸正在幻化。
一堵墙立在眼前，崂山道士穿墙而过。
我想，齐鲁之间也有堵墙。某年去鲁国
火车从齐地出发，呼啸着瞬间穿越。

前面一页是唐朝。那时，李白住在终南山下
那里整天歌舞升平，云山雾罩。
李白好酒色，每日与侍女吟诗作画。
某日，我将月色折成信函，约他来崂山喝酒。
他应约后，骑一匹瘦马自唐朝起程，
开始朝秦暮楚，最终跨过狼烟不断的中原，
直奔齐国而来。我们在山谷吟诗，
以月色温酒，用山泉煮茶。他随后留下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的名句。

再往前是一片云雾，张三丰在山间论道。
崂山道场安静，群峰颔首，山石肃立。
张三丰世称“隐仙，”武当派祖师。

在丹道上，他完成炼虚合道修持。
此人“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
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

崂山自古神奇，每块石头都有故事。
每片云都有传说。每滴水都带仙气。
如果生命能羽化，我哪儿也不去，
只想变成一页崂山石，静立山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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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临近，夕阳在岩石上闪光。
飞鸟驮来晚霞，镶嵌在树与树之间。
万物寂静，圆月是挂在夜空的浆果。

两只斑鸠逆风飞行，羽毛从空中落下。
山前房子是石头垒的，褐色或暗灰色。
有人在屋前点燃树枝，炊烟缓缓上升。
狗与狗互相追逐。有个男孩背着柴草
从山坡走来，他的脸仿佛是一块石头。

那个褐衣女子，发辫插满路边的野草。
她下山的样子，让我想起多年以前的景象。
我突然闻到一股香气，在空中弥漫。
那也是个深秋，在相同时间和地点，
一个女子从山谷走来，她们的影像
在时光中重叠，但却不是同一个女子。

山路上，那个被我长久凝望的鸟巢，
已被夏天的风暴摧毁。
从看见开始，它多次出现在我梦中。
寂静的山谷有风吹过，水中的月光
在升腾，岩石的暗影凝固在暮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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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只白鹭，它住在一条河边。
白天，溅起阵阵水花，晚上溅起
一片月光，在时光的幻境里。

一天，白鹭在窗外低声叫着，
我知道秋天来了。每到秋天，
白鹭就要飞往南方。我蛰居崂山多年，
始终不舍离开，因为河边有只白鹭。

白鹭每年都要离开这座山谷，
然后回来。这样的情景已有多年。
不久，那只白鹭开始迁徙，
它掠起的水花，在河面久久不散。

我看见它飞过大海的过程。那时，
海面有一艘货轮。白鹭和货轮，
一个在空中，一个在海上，
它们并行了很久，然后在夜空消失。

我知道它会回来，永远与我相伴。

九月青岛
邱华栋◆

老青岛
欧阳江河◆

我们来是要把崂山搬回家的
这是儿子的要求，我答应了
我们漫山遍野一步步把它捆起来
花岗岩上的天空、黑松、溪水、飞鸟和大海
拦住那朵逃匿远处的白云
我们越捆越多，人越来越高
爬上“崂顶”，太高了
无限风光吓住了我们
仿佛我们将融化其中

回到家，满身的崂山
把我们压成散架的骨头
饿得到处找食物
家里变得空无一物
我们笑着，满嘴嚼着
冰糖的石头

节日去崂山

高建刚◆

高铁在海面上奔驰
在崂山陡峭的石头小径奔驰
沙子聚拢成鸟，而阻隔就是道路
——高铁开上良友书坊
1901年铺来的台阶——

困在梦里的那架飞机还在滑翔
在蓝色大海的腹下藏匿
在夜半无人的码头，跃上海岸

很多人在这里留下签名：
房屋、街道、骄傲或耻辱
我留下了我的——但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二次

我请教的是大海褶皱里的深渊
被一群瞎子带走的孔明灯
也许我能找到它，在某天拂晓
星星燃烧后的灰烬中

至于太平角，莫奈花园深夜的楼顶
诗人们举杯又停，倾听香港西路
一头毛驴从不知悲喜的肺叶里
对海风发出的嘶鸣

直到它的四蹄踏进这行诗
直到万吨轮试图卸下所有的台风
远海上，千里岩岛孤零零的灯塔
依旧在浓雾中寂寞地转动——

失眠的旅人倒出鞋里的沙子
祈祷一场新梦把所有礁石带出
没顶的恐惧，在晨光的真实里俯身端详
青岛那惊人秀丽的面容——

从两座遥不可知的高铁站之间
在一张机票尚未化作
泛着泡沫的星云之前……

古堡与水滴
罗 维◆

崂山三叠
张 毅◆

蓝 蓝◆
致青岛

文学海洋，诗意青岛。
日前举行的“首届青岛诗
歌节暨国际海洋文学周”
活动集结了当下汉语诗坛
豪华阵容，邱华栋、欧阳
江河、西川、臧棣、韩东、
路也、薛庆国等 15 位国
内一线文学家助阵诗歌
节。他们“提亮”了青岛
的诗情画意，亦用各自的
原创诗歌致敬一座城市，
为青岛留下一份浪漫的
诗意备忘录。

编者按

青岛的蓝天白云大海
互相映照：蓝，白，蓝
这纯净的颜色，就像是
青岛人的眼眸所映现的：
天地之间，一座人的城市
满载千万人的梦
在涛声中安稳航行
将欧亚大陆的触须
深入到太平洋。在东部亚洲
青岛已张开翅膀，
奋力向东，向北，向南
也挂念着西部

在飞翔。是的，青岛是飞翔的大鸟
也是大陆的一只脚
伸向大海。而海水和城市
互相问候
以飞鸟的行迹，把每一个音符
写在大船掀起的浪花中
驶向时间的深处。
九月的风和五月的云会合
浮山湾和汇泉湾在交谈
那未来的大海中央
青岛，在远景中生长和浮现。

这是青岛的九月。秋天里
莫奈花园的睡莲
在墙壁上盛开
房间里的静谧
呼应着窗外树叶的喧哗
合奏着灵动的玛祖卡
让诗人停下脚步，在太平角驻足
瞭望台风止息的消息。
八大关的红房子、白墙和绿窗
还有海鸥与青鸟，构成了
这个诗歌节日里的
调色板。穿五色衣服的人们

将秋天绘制得一片斑斓
让诗人们的诗句
变成激越的浪花，到处奔腾
却绝不破碎，被瞬间的记忆
永远地定格。
这就是九月青岛
远方的纷乱衬托出
青岛此刻的诗意与安宁
祝福青岛，就像祈愿一只神鸟
牵引着身后的辽阔大地
在彩虹里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都市的缝隙透露了崂山那边的海湾。
嚼碎风浪的潮汐，吐出一道细碎贝

壳的沙滩。
有渔船牵着白云驶向海岸。

日子在鳞次栉比的楼厦间瘦了，高
层阳台晾晒的鱼，

暴露了崂山那边的海湾。不是有意
的……

岩石与黑松林斑驳的山色，足以让
眼睛失语；

而暗红房瓦的渔村，隐僻在山坳。
一条鱼的海，

熏染得午后茶歇，有了腥咸的味道。

不是五维空间的相隔，只是一座崂山。
褐色山石与绿树丛，肯定还有山泉

和飞鸟。
在城市高度上的下午茶间隙，一条

鱼的海岸，
有狗吠的巷道，有女人的庭院和贝

壳碎片的海滩。
繁忙的码头靠满了渔船。潮汛涌涨

着山那边的海湾。

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脑补。
都市华贵的高层空间，午后阳光折

叠的百叶窗
暴露了多重维度缝隙里的鱼。

韩嘉川◆
崂山缝隙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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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天机神遁
哪是量子男孩掐指可算的
幽灵的眼，输入计算机也是闭上的
有手，也摸不着一灵万身的鸟群
手的茫然心事，将身外世界
变得沾染，像是灵中所见

鹤止步,这追风人的落叶纷纷啊
二十年的省略，所能企及的是谁呢？

莫奈花园:谁是你的良友和远人？
只为看一眼一百年后的眼前人
与老青岛，是不是处在同一个此刻？

纸上的此刻，要是叠起来摞起来
会比肉身更多虚掩，也更快地变老
会交代一些从未发生的悬搁
重新改写信件，时隔多少年了啊
神不在乎量子男孩进门时是谁

只在乎他出门的时候不是谁

敲门声如盐如铁，门后面的声音
拖长了影子说：抱歉，查无此人
退信人的原址几经拆迁，落座处
原貌已非原神，一脸大海
从鱼腹深处、从空镜子往外涌出
海鸥是轻盈的，但波浪变成铁打的


